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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闲画 从荡马路到数电线杆! ! ! !北方朋友称散步为溜达。上海个城里人称
散步为荡马路。“一直孵辣屋里向，闷煞。今朝
出去荡荡马路散散心。”荡马路是呒没啥个明
确指向个，也呒没必定要买点啥个吃、穿、用
东西个意向。反正一个人也好、几个亲戚朋友
做搭子也好，跑到马路浪东兜兜、西看看，脚
酸了就歇一歇，人吃力了就打回票。用现在个
闲话来讲，搿个也好算是休闲生活个一档节
目。老上海最早欢喜去南京路荡马路。南京路
商店多，百货公司大，吃食店也勿少。辣南京
路上荡一圈马路就算是空手去、空手还，也算
是开过眼界、领过市面了。后来是淮海路领导
时髦了。淮海路浪个妇女商店、大方绸布店、
开瑞服装店、全国土产商店、上海西菜社、益

民百货商店好像要比南京路更加洋气
一点。到南京路去是土，到淮海路去是
洋，阿拉年轻个辰光就是搿样来划分
个。又后来开出了四川路。四川路是以
价廉物美来出名个。到四川路去荡马
路可以淘点便宜货回来显显宝。上海
滩个“三街一场”当初就指个是南
京路、淮海路和四川路三街。一场

是豫园商场。上海人还是要

称伊为老城隍庙。到老城隍庙去就难称为荡
马路，里向是人贴人、人轧人，只好形容为轧
闹猛。要勿是乡下头来亲戚白相上海滩，老上
海人是难得会去城隍庙个。
早个几十年，上海人谈朋友谈恋爱个必备

程序之一就是去荡马路。搿个也被大家称之为

“数电线杆”。马路上个电线木杆一根又一根个
计数过去，知心闲话讲勿光。十趟、廿趟数过电
线木杆个就可以算敲定了。伊个辰光谈婚论嫁
个成本太便宜了，用勿到去买名牌买名表买金
银手饰。荡马路荡得肚皮饿了，一碗阳春面、一
碗小馄饨就搞定哉。呒没听到过数数电线木杆
就数穷了个恋爱故事。伊辰光大家一样穷、也
一样富。
现在上海人也习惯用散步这个词了。“早

浪向空气好，出去散散步。”“吃好夜饭去散散
步，帮助消化减肥。”荡马路也变化成“出门兜
一圈”了。好像是上海人有点嫌弃这个“荡”字
了。东荡荡、西荡荡，游手好闲，与今朝大上海
个快速节奏合勿上拍子了。数电线杆也落伍
了。侬走我跟、我前侬后被四只轮盘代替了。
“我开车来接侬！”“到甪直去兜兜！”“到西塘去
转转！”还会去马路浪荡来荡去吗，勿用。油门
一支，立马就到西湖、虎丘。奔向婚庆殿堂个步
子要比老一代人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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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饼聚会谈变化 文 ! 俞爱美五香豆

! ! ! !秋高气爽，一道银白色月光透过
朦胧天窗照进了食品店，结束了一整
天闹猛个营业，店堂里迭辰光显得特
别个安静，当水银样个月光撒拉月饼

专柜，忽听有轻声细语，原来是广式个细
沙月饼呒没睏着，正辣脱隔壁个百果月饼
谈山海经呢。细沙讲：“今年看来阿拉销量
蛮好，老百姓侪买了自家吃，当然挑阿拉便
宜实惠个，往年用公款送礼哪能轮得上阿
拉个份”。百果也讲：“是啊，今年阿拉生意
也好，脱脱【!"#】仔交关“乌苏”【累赘】衣裳，
就迭能个透明塑套，多少轻松还有利环保！
大家就喜欢散装个嘛。”岂料伊两个谈话引
起弟兄们个兴趣，索性大家开起了沙龙。耶
蓉、莲芸侪讲：“以前阿拉也是‘四风’个受害

者，有人就爱拿阿拉装扮得虚头怪脑，还拿
勿搭界个铁筷子、刀叉啥个伴拉阿拉旁边，
有啥必要呢？价钿还乘机斩人家一刀，呒啥
人要买，多数是有礼券个人来光顾，最殟塞
是拿阿拉当作牟利个敲门砖送来送去，最后
闷得浑身长毛生病了，乃末厾到垃圾筒里。
今年阿拉也解放了，多数进了散装摊。”潮式
个老婆月饼乘机也插上闲话：“�所发现个
搿些改观，从去年中央个‘八项规定’以及反
对‘四风’活动就开始初见成效了，继续顶风
个也拨处理脱勿少，讲排场个腐败风正辣遏
制。”想想倒是真个，月饼票逐年减少，连每年
乘机捞一票个黄牛都叹今年生意难做，准备
改行了。听，搿边苏式个水晶玫瑰月饼告枣
泥月饼也交头接耳讲得起劲啊，百果大哥熬

勿牢拔起仔喉咙：“喂！�有啥喜讯？也讲点拨
大家听听呀。”水晶妹妹嗲声细气讲枣泥姐
刚收到鲜肉月饼一条微信，讲现代人喜爱
吃现做现烘个鲜肉月饼，伊拉常常被人家
排队争买，临近中秋节了更加是供勿应求
呢。还讲起仔一桩邪气感动人个故事唻。

上海“老大房”食品店个鲜肉月饼，是
上世纪五十年代传承下来个老字号商品，
大家侪欢喜。今天气温高，辣豁豁个太阳下
长队里有位老人突然蹲下来，旁边马上有
人上前搀扶，还有姑娘帮伊撑阳伞，有人拿
来了茶水，大家侪来关心伊，见老人透过气
来了才舒了口气。得知老人原来是支内职
工，“老上海”难有机会来迭头，宁可费时排
队，也要尝尝小辰光只有中秋节有个味道，

回忆少年时个中秋趣事。“呒没想到
老来不中用啊！”老人尴尬个直摇头。
前面个爷叔拨刚买个月饼直接送了
老人，老人谢绝，爷叔还是拿月饼放
进伊个包里送上了出租车，司机答应免
费送老人回去。爷叔隔手【立即】又排到长
队后面。今天是伊姆妈个生日，老太太讲好
勿要送蛋糕，就要老大房个鲜肉月饼，孝顺
儿子是肯定要办到个。“多好个人呐，阿拉
月饼就是寄托人间团圆个美好情愿。”枣泥
姐发出无限深情个感慨。

迭辰光月光也已移开了月饼专柜，月饼
们也有眼困倦了，慢慢进入了甜甜个梦乡，
以后个日脚里伊拉将以饱满个姿态，以各
自个特色走进千家万户去欢度中秋佳节。

! ! ! !迄今为止! 对那种滚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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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词可以形容# 只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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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地上打滚的结果( 地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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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地光&以小儿为多!尤

其男孩! 这种孩子平时娇宠惯

了!一不称心!就%哮地光&向大

人示威!衣裳滚满泥土不算!面

孔也哭成一张%下污脸&!非常

惹讨厌'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

见一位交警带着牵引车! 来拖

一辆违章停放的汽车' 车旁有

个妇女见自家轿车将被拖走!

司机丈夫一时又找不着!

遂拉住交警胡搅蛮缠'交

警坚持执法! 一边拍照!

一边指挥工人%拖走)&妇

女发了急! 竟干嚎一声!

当众 %哮地光&! 还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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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市面上一般看

不见'

! ! ! !现在个上海，“群租”是个老大难问题。市
场经济下头，有房东出租房子，自然就会有得
借房子蹲个租客，至于哪能会得搞成群租搿副
腔调，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出了“二房东”身浪
向。为啥迭能讲？因为“二房东”也勿是啥新鲜
物事，老里八早就有了，反映解放前生活个滑
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主角之一，就是一个“二
房东”。
老底仔上海个房子，多数侪是弄堂个石库

门，一般一楼一底，里面客堂间、灶披间、卧室
样样侪有，一家门独门独户住了里向邪气写
意，告咾常桩是以一幢为单位出租。后首来，上
海人口激增，寻房子个人多，市面上个房子少，
有种人发觉搿也是一门生意经，索性当起了
“二房东”。所谓“二房东”，也就是先出钞票拿
一幢房子借回来但是自家勿住，再拿房子隔仔
交关间借拨真正个房客。当时个一幢石库门房
子住上头廿份人家一眼勿稀奇，所以“亭子间

嫂嫂”、“三层阁好婆”“后楼里妹妹”，“灶披间
阿姨”等称呼开始行起来了。
不过，原来一家门住个房子现在几十个人

蹲，哪能会适意？多数房间天冷见勿得日头，天
热像只蒸笼，人轧人外加来得龌龊，住了迭种
“鸽子笼”里向个房客日脚当然勿好过。滑稽个
是，真正借出房子个大房东反而呒没捞到啥好
处，油水统统拨二房东揩去了。直到解放初期，
江苏路一幢二上二下个石库门房子，月租为旧
人民币$万块，而占据%&'面积个房客要交$()万
块个房钿。邻近一幢同类房屋，大房东租金也
是$万块，但二房东定规要住了亭子间里个三
房客出'万元房钿。二房东勿但自家免费白住，
还好赚上一票，真正是空麻袋背米！
有道是贪心勿足蛇吞象。为仔逼原来房客

滚蛋腾出房间高价转租，“二房东”是样样侪做
得出。一个开棺材店个二房东为了逼迫房客迁
让，竟然带了十几个人，拿)口棺材抬进房里，

第二天又抬进去三口；另外一个二房东为了赶
走房客，竟然拿一个生病要死快个小囡放到客
房里向。直到小囡死脱交关辰光，也勿收敛，真
叫是罪过！
“二房东”油水捞足个同时坏事做绝，告咾

伊拉垃拉社会上个名声差到极点。当时有人创
作了描写社会丑恶势力个《旧上海百丑图》，里
向就有一个叼了烟袋，盛气凌人个“二房东”。

! ! ! !上师大翁敏华教授专治元曲，其发表在本
报“夜光杯”上的《大衣口袋里的那一握》，亦写
得“元曲”意味十足，人间情味十足。我最感兴
趣的是她在文中用了个典型的上海方言老词
“一只”，词义是“十二岁”。

将两人年龄相差%*岁称“一只”，这在上海
老方言中常用，至今还是，“我脱伊小仔一只”，
是说我同他（比）小了%*岁。翁教授文中用的也
是这个意思。

只是“一只”二字怎么写？翁文中也提到：
“‘一只’呢还是‘一匝’？”她因吃不准而写成“一
只”。在上海方言出版物中，拙作《上海西南方言
词典》（*++,年版）收有此词，里面写作“一折”。
《上海话大词典》》（*++-年版）也写作“一折”。但
%..-年出版的《上海方言词典》不收此词。

我把它写作“一折”，是因读音相同，究竟

其字准确与否，心中不是非常明确，也不明了
为什么%*岁会称“一折”的，还认为可能同%*为
“一打”是一个道理，或者同%*个生肖一个轮回
有关。在阅读明清文献时，我一直留意着书证
资料的发现，几年中没有进展。巧得很，前不
久，我在再次阅读《土风录》时，发现卷十一中
对此有记载，原文是：
“十二岁曰一匝。见高诱《淮南子》‘数杂之

寿’注：‘杂，匝也。’人生从子至亥为一匝。”
旧时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相配成六

十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
使用。用于人的年龄时，就有六十岁为一个甲子
之说。“从子至亥”，是指地支中“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个符号，这是古人
从木星公转周期为%*年来的，从“子”至“亥”绕
完一圈为一轮，这一轮便是“一匝”，共%*年。用

到年龄上，“一匝”就是%*岁，它也同%*种生肖的
一个轮回相符。
“匝”字在生活中原不大用得到，方言中的原

读音是什么也已不甚清楚。自有了高架道路出现
“匝道”后却成了常用字，但大多跟着普通话音读
作“砸”了。《土风录》中对“匝”的读音有注：“音
侧”，与“折”同音。看来，表示年龄的%*岁，用“一
只”容易同数量词混淆，且“只”字有文白两读，做
量词时的上海话读音也不是“折”而是“着”（沪语
音着棋之“着”）。而用“一折”只是记其音而已，准
确地应写作“一匝”。
《土风录》的作者顾张思，是清嘉庆时江苏

太仓州人。按照研究此书的日本学者长泽规矩
也的说法，书名称“土风”，“则取为集录地方言语
之义”。此书搜集吴地方言俗语%+++多条，其中
很多语词流传有序，至今仍活在上海西南农村、
即原松江府方言中。这部书对研究沪（吴）语的
演变、发展，有不可替代作用，“诚为可珍视之
作”。《土风录》也已成我的吴方言资料书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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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花!送荫凉!

阿拉大名%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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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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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褚半农

沪语童谣

爬山虎 创作!王成荣


